
方寸
不亂
方 芳

大
年
初
四
向
各
位
讀
者
拜
年
，
祝
各

位
猴
年
順
境
。
第
一
順
，
當
然
是
健
康

為
上
。

每
年
初
訂
下
外
遊
計
劃
，
今
年
上
半

年
準
備
遊
覽
美
洲
唯
一
的﹁
社
會
主
義

國
家﹂
古
巴
，
並
串
遊
墨
西
哥
，
連
日
來
搜

集
了
不
少
旅
遊
資
料
，
並
約
好
一
批
志
同
道

合
的
朋
友
，
選
了
日
期
，
就
是
人
算
不
如
天

算
，
冷
不
防
中
南
美
洲
出
現
一
個﹁
寨
卡﹂

病
毒
，
令
到
全
球
都
緊
張
起
來
。
因
為
還
未

報
團
，
一
呼
百
應
的
朋
友
都
打
退
堂
鼓
了
，

說
要
停
一
停
，
看
一
看
疫
情
發
展
，
一
切
以

健
康
為
重
。

古
巴
經
歷
美
國
長
期
的
經
濟
封
鎖
和
貿
易

禁
運
，
雖
然
艱
難
，
但
古
巴
以
其99.9%

的

識
字
率
，
還
有78.3

歲
的
預
期
壽
命
，
其
人
類
發
展
指

數
，
多
年
來
維
持
在
高
水
平
。
有
研
究
指
出
，
古
巴
是

拉
丁
美
洲
唯
一
完
全
消
除
飢
餓
的
國
家
。
去
年
古
巴
和

美
國
關
係
正
常
化
，
在
世
界
舞
台
開
始
活
躍
，
旅
遊
業

正
在
發
展
。
一
眾
朋
友
對
古
巴
行
期
待
甚
殷
，
希
望
疫

情
早
受
控
制
。

我
的
一
位
好
友
，
早
早
已
報
團
參
加
三
月
初
的
南
美

遊
，
到
智
利
、
巴
西
、
阿
根
廷
、
秘
魯
多
國
觀
光
。
大

失
預
算
的
是
，
春
節
前
夕
膽
石
發
作
，
動
了
割
膽
大
手

術
，
只
有
一
個
月
的
休
養
期
就
要
出
發
了
，
現
又
殺
出

個﹁
寨
卡﹂
病
毒
，
朋
友
們
都
想
勸
退
，
但
她
已
付
了

款
，
又
不
想
掃
她
的
興
致
，
唯
有
讓
她
自
己
衡
量
得
失

了
。人

類
面
對
不
可
預
知
的
病
毒
愈
來
愈
多
，﹁
伊
波

拉﹂
剛
過
去
，﹁
寨
卡﹂
的
出
現
，
是
與
地
球
暖
化
有

關
？
還
是
因
為
戰
亂
為
禍
，
難
民
四
散
所
致
？
人
類
文

明
踏
入
二
十
一
世
紀
，
奈
何
還
是
屢
遭
劫
難
。
不
過
，

有
識
之
士
認
為
，
過
去
人
類
活
在
無
知
世
界
，
對
疾
病

瘟
疫
懵
然
不
知
，
現
在
科
學
昌
明
，
正
因
為
有
知
，

必
然
可
以
尋
找
應
對
辦
法
，
人
類
還
是
可
以
活
得
精

彩
。

願君健康

我
向
來
不
喜
熱
鬧
，
一
個
人
過
年
也
已
經
有
好

些
年
了
。
今
年
也
如
此
。

一
個
人
過
年
也
不
能
隨
意
、
潦
草
，
於
是
我
一

個
人
的
年
夜
飯
也
做
了
四
個
菜
：
麻
婆
豆
腐
、
蒜

苗
冬
菇
、
香
煎
蘿
蔔
餅
、
清
炒
小
菜
心
，
擺
上

桌
，
也
是
一
清
二
白
，
花
紅
柳
綠
的
，
普
通
而
隆
重
。

再
加
上
一
小
瓶
醇
香
的
酒
鬼
內
參
酒
自
斟
自
飲
，
露
台

花
園
外
，
山
頂
的
天
空
閃
爍
着
星
光
，
還
有
不
時
響
起

的
零
星
的
鞭
炮
聲
伴
奏
，
便
是
如
何
也
沒
有
辜
負
這
個

美
好
的
年
夜
。

飯
後
，
左
鄰
右
舍
的
電
視
機
照
例
響
起
春
節
聯
歡
晚

會
的
歡
慶
聲
，
觀
眾
們
的
吐
槽
聲
也
隨
之
而
來
。
我
則

拿
一
本
書
，
躺
在
椅
子
裡
散
漫
地
翻
看
，
最
後
在
熱
鬧

的
喧
囂
裡
沉
沉
睡
去
。
夢
裡
到
山
裡
菜
農
的
園
子
裡
摘

了
一
籃
子
水
靈
靈
的
蔬
菜
，
正
欲
回
家
煮
了
一
享
口

福
，
卻
被
轟
鳴
的
鞭
炮
聲
驚
醒
。

於
是
，
大
年
初
一
的
早
晨
睜
開
眼
睛
，
便
是
躺
着
回

味
夢
中
的
美
食
。

事
實
上
，
我
對
美
食
的
熱
愛
僅
次
於
我
對
文
字
的
熱

愛
，
而
我
對
美
食
最
初
的
認
知
來
自
於
童
年
的
回
憶
。

我
出
生
的
年
代
雖
然
剛
過
缺
吃
少
穿
的
年
代
，
但
物

質
畢
竟
相
對
匱
乏
。
平
日
裡
除
了
一
日
三
餐
填
飽
肚
子

之
外
，
天
性
嘴
饞
的
孩
子
們
基
本
上
沒
有
任
何
的
零
食

可
以
吃
。
而
今
超
市
食
品
區
的
琳
琅
滿
目
是
我
們
那
時

候
想
也
沒
有
想
過
的
。

童
年
時
我
最
快
樂
的
事
除
了
讀
書
外
，
就
是
到
鄉
下
去
玩
。
因

為
鄉
下
的
食
物
往
往
比
城
裡
的
要
豐
富
得
多
，
除
了
親
戚
們
菜
園

子
裡
種
的
各
類
蔬
菜
外
，
還
有
小
夥
伴
們
額
外﹁
發
掘﹂
的﹁
零

食﹂
，
其
中
的﹁
零
食﹂
之
一
便
是
紅
薯
地
偷
來
的
紅
薯
。
小
夥

伴
們
結
伴
到
地
裡
去
偷
紅
薯
，
找
一
處
大
人
難
以
尋
到
的
地
方
躲

起
來
，
撿
來
枯
枝
樹
葉
生
一
堆
火
，
把
紅
薯
慢
慢
煨
熟
，
熱
熱
的

煨
紅
薯
吃
到
肚
子
裡
那
種
暖
暖
的
滿
足
感
，
是
後
來
吃
過
無
數
山

珍
海
味
的
我
再
也
找
不
回
的
感
覺
。

遠
房
舅
舅
家
的
小
弟
還
帶
着
我
去
偷
過
地
裡
的
花
生
種
子
吃
。

農
民
種
花
生
的
時
候
，
要
選
取
最
飽
滿
的
花
生
米
做
種
子
，
剝

了
殼
，
把
花
生
種
子
埋
進
挖
好
的
坑
裡
，
為
了
提
高
發
芽
率
，
每

個
坑
裡
大
約
會
埋
三
四
粒
種
子
。
埋
下
的
種
子
在
一
夜
之
後
便
會

吸
收
土
地
裡
的
水
分
，
挖
出
來
放
進
嘴
裡
咀
嚼
，
便
是
脆
脆
的
，

甜
甜
的
，
帶
着
泥
土
的
水
氣
的
芬
芳
，
比
炒
過
的
、
炸
過
的
花
生

米
更
好
吃
。
小
弟
偷
花
生
種
子
也
有
技
巧
，
每
個
坑
裡
只
拿
一

粒
，
一
塊
地
偷
下
來
也
夠
我
們
兩
人
大
飽
口
福
，
而
又
不
會
影
響

農
民
的
收
成
。

然
而﹁
常
在
河
邊
走
，
怎
能
不
濕
鞋﹂
。
有
一
次
小
弟
又
帶
着

我
去
偷
花
生
種
子
吃
，
還
未
下
手
便
失
手
了

︱
被
背
着
獵
槍
巡

查
的
農
民
大
叔
發
現
了
。
我
們
忙
不
迭
地
跑
進
灌
木
叢
中
躲
了
起

來
，
農
民
大
叔
用
獵
槍
遠
遠
地
指
着
我
們
大
罵
，
嚇
得
我
們
倆
不

約
而
同
地
放
聲
大
哭
，
農
民
大
叔
大
約
因
為
是
聽
到
孩
子
的
哭

聲
，
歎
口
氣
，
背
起
槍
走
了
。

父
親
後
來
上
門
去
道
歉
，
想
賠
償
他
們
，
大
叔
不
但
不
接
受
賠

償
，
還
硬
往
父
親
的
包
裡
塞
了
一
些
稻
米
和
花
生
送
了
回
來
，
他

說
可
憐
我
們
城
裡
的
孩
子
沒
有
多
少
吃
的
，
不
像
他
們
有
土
地
，

隨
便
丟
一
把
種
子
下
去
，
來
年
便
能
吃
上
一
頓
飽
飯
。

那
時
候
大
約
也
是
在
年
關
，
鄉
下
的
年
味
兒
很
濃
，
人
情
味
兒

也
很
濃
。

以
後
的
日
子
，
物
質
生
活
漸
漸
豐
富
起
來
，
我
想
讀
的
書
可
以

隨
心
所
欲
地
讀
了
，
想
吃
的
食
物
也
可
以
隨
心
所
欲
地
吃
了
。
在

讀
我
喜
歡
的
文
學
書
籍
之
外
，
也
喜
歡
看
一
些
和
美
食
相
關
的

書
，
也
開
始
學
會
做
一
些
菜
式
，
有
時
候
也
用
自
己
想
像
的
和
記

憶
中
的
味
道
嘗
試
創
造
一
些
新
的
菜
式
，
對
於
感
觸
特
別
深
的
，

便
用
文
字
記
錄
下
來
。
我
以
為
，
美
食
在
文
字
中
會
更
有
味
道
，

並
且
，
會
將
它
的
美
味
更
長
久
地
保
存
下
來
。

而
今
我
已
經
習
慣
素
食
，
所
以
，
今
年
的
年
夜
飯
便
是
那
幾
樣

普
通
的
蔬
菜
。
於
我
而
言
，
在
過
年
的
年
味
兒
逐
漸
淡
化
的
今

天
，
它
們
才
具
有
真
正
的
年
味
兒
。

素食文字伴年夜

新
年
前
夕
，
台
灣
南
部
發
生
黎
克
特
制

六
點
四
級
地
震
，
造
成
逾
五
百
人
傷
亡
，

在
普
天
同
慶
又
天
寒
地
凍
的
日
子
失
去
親

人
和
家
園
，
滋
味
可
想
而
知
，
我
在
為
受

災
者
傷
心
之
餘
，
也
慶
幸
和
感
恩
生
活
在

香
港
的
我
們
可
免
受
各
種
天
災
之
苦
時
，
卻
想

不
到
，
避
不
過﹁
人
禍﹂
。

一
夜
混
戰
，
旺
角
市
面
已
恢
復
平
靜
，
但
街

頭
所
見
，
滿
目
瘡
痍
，
地
磚
被
起
、
路
牌
倒

塌
，
遍
地
玻
璃
碎
…
…
這
個
城
市
彷
彿
經
歷
了

一
場﹁
戰
爭﹂
。
全
城
憤
怒
、
各
界
譴
責
，
是

預
料
中
事
。
如
此
亂
哄
哄
、
血
淋
淋
、
赤
裸
裸

的
暴
行
，
誰
不
會﹁
譴
責﹂
？
說
說
而
已
，
太

容
易
了
。
然
後
呢
？

﹁
正
義
本
土
人﹂
黃
台
仰
翌
日
居
然
在
電
台

說
：﹁
對
比
其
他
國
家
，
擲
磚
頭
不
是
十
分
激

烈
的
動
作
。﹂
他
也﹁
不
介
意
被
標
籤
為
暴

徒﹂
…
…
真
够﹁
光
明
磊
落﹂
的
。
這
位
眉
清

目
秀
的
年
輕
人
哪
來
的
邏
輯
？
知
不
知
道﹁
暴

徒﹂
兩
字
意
味
着
什
麼
？
從
膠
瓶
到
玻
璃
瓶
，

從
卡
紙
片
到
硬
磚
頭
，
暴
力
不
斷
升
級
，
難
道
在﹁
勇
武

者﹂
眼
中
，
流
血
還
不
够
，
非
搞
出
人
命
不
可
？

更
令
人
氣
絕
的
是
，
政
客
連
譴
責
暴
行
都
不
忘
抽
水
，

何
秀
蘭
竟
然
說
：﹁
歸
根
究
柢
，
因
為
特
區
政
府
過
去
多

年
，
尤
其
是
梁
振
英
這
三
年
半
，
不
斷
以
制
度
暴
力
挑
釁

香
港
人
。﹂
此
時
此
刻
，
到
底
是
譴
責
暴
徒
？
還
是
為
其

開
罪
？

過
去
幾
年
，
無
論
是
大
學
生
的
擾
亂
衝
擊
，
還
是
本
土

派
的
勇
武
動
作
，
傷
及
無
辜
、
破
壞
公
物
、
違
法
犯
規
等

等
，
總
有
那
麼
幾
個﹁
尊
貴﹂
議
員
出
來
說
風
涼
話
，
以

同
情
、
保
護﹁
年
輕
人﹂
或﹁
弱
者﹂
為
名
，
藉
機
大
罵

政
府
，
將
所
有
問
題
或
衝
突
肇
因
都
歸
咎
於
一
個
人
，
而

無
視
被
縱
容
的﹁
弱
者﹂
行
動
變
本
加
厲
的
事
實
。

我
聯
想
到
數
年
前
看
過
的
陳
可
辛
電
影
︽
武
俠
︾
，
劇
中

有
一
個
由
金
城
武
飾
演
的
角
色

︱
捕
快
徐
百
九
，
他
被
塑

造
成
一
位
具
同
情
心
的
執
法
者
。
有
一
次
，
徐
百
九
抓
了
一

個
少
年
犯
，
少
年
偷
了
義
父
母
的
錢
，
但
因
為
少
年
向
他
訴

說
不
幸
身
世
，
他
以
法
律
不
應
凌
駕
於
人
情
而
放
了
少
年
。

結
果
，
那
位
少
年
後
來
在
其
義
父
母
的
飯
菜
中
下
了
毒
，
雙

親
當
場
死
亡
，
徐
百
九
自
己
也
差
點
沒
命
。

這
件
事
令
他
看
到
人
性
的
弱
點
，
所
以
他
說
：﹁
人
性

是
不
可
靠
的
，
只
有
法
，
只
有
物
質
，
才
不
會
騙
人
。﹂

物
質
滿
足
了
人
的
基
本
生
存
權
，
而
法
律
則
對
人
的
貪
婪

行
為
有
約
束
力
和
規
範
作
用
。

當
我
們
的
立
法
者
和
執
法
者
也
像
徐
百
九
般
，
因
為
違

法
鬧
事
的
人
的﹁
不
幸﹂
而
一
次
次
姑
息
之
，
結
果
如

何
？﹁
旺
角
黑
夜﹂
已
提
供
了
答
案
。

「旺角黑夜」的啟示 獨家
風景
呂書練

今
天
是
大
年
初
四
，
先
祝
大
家
開
工
大
吉
，

財
源
廣
進
，
恭
喜
發
財
！
年
初
四
有
六
合
彩
五

千
萬
金
多
寶
，
謹
祝
大
家
橫
財
就
手
行
大
運
！

雖
已
大
步
跨
進
金
猴
年
，
過
年
氣
氛
依
然
熾

熱
，
港
九
新
界
不
同
地
方
均
有
許
多
慶
祝
節

目
。
新
一
年
大
家
定
下
目
標
大
計
了
嗎
？
青
少
年
應

定
下
新
年
目
標
，
作
為
新
一
年
，
甚
至
未
來
的
發
展

方
向
，
而
家
長
跟
子
女
訂
立
新
年
目
標
，
重
點
不
應

為﹁
應
節﹂
，
而
是
一
家
人
一
起
回
顧
過
去
一
年
，

發
生
過
什
麼
事
，
需
要
檢
討
的
地
方
，
並
一
起
訂
立

目
標
，
在
來
年
努
力
實
踐
，
讓
孩
子
學
習
如
何
規
劃

人
生
。

說
到
定
下
目
標
，
會
想
到M

alcolm
G
ladw
ell

，

他
是
︽
紐
約
客
︾
記
者
，
亦
是
美
國
暢
銷
書
作
家
，

他
有
一
本
很
出
名
的
著
作
︽
異
數
：
超
凡
與
平
凡
的

界
線
在
哪
裡
？
︾
，
當
中
提
到﹁
很
多
人
眼
中
的
天

才
之
所
以
卓
越
非
凡
，
並
非
天
資
超
人
一
等
，
而
是

努
力
不
懈
的
付
出
。
只
要
經
過
一
萬
小
時
的
練
習
，

任
何
人
都
能
由
平
凡
變
成
超
凡
。﹂
這
個
概
念
稱
之

為﹁
一
萬
小
時
定
律﹂
。
如
你
想
要
成
為
某
個
領
域

的
專
家
，
需
要
一
萬
小
時
，
簡
單
計
算
：
若
每
天
練

習
四
個
小
時
，
一
周
練
習
五
天
，
成
為
一
個
領
域
的

專
家
最
少
需
要
十
年
。

一
萬
小
時
，
聽
着
嚇
壞
人
！
但
重
點
是
我
們
以
怎

樣
的
心
態
去
度
過
這
一
萬
小
時
。
分
享
一
個
真
人
真

事
，
我
有
一
位
體
重
達
二
百
磅
的
朋
友
，
他
人
到
中

年
忽
發
奇
想
想
跑
馬
拉
松
，
朋
友
聽
到
無
不
付
諸
一

笑
，
然
而
不
出
三
年
，
他
完
成
了
四
十
二
公
里
的
全
馬
比
賽
！

這
使
我
想
起
著
名
英
國
搖
滾
音
樂
家
大
衛
寶
兒
︵D

avid
Bow
ie

︶
一
句
名
言
：﹁
相
信
自
己
的
強
大
！﹂

在
此
祝
願
各
位
來
年
可
以
為
自
己
夢
想
的
舞
台
進
發
！
新
年

快
樂
！ 善用時間 由平凡變超凡 思旋

天地
思 旋

相
信
就
算
現
代
的
年
輕
人
不
讀
古
詩
詞
，
也
會

唸﹁
春
天
不
是
讀
書
天
，
夏
日
炎
炎
正
好
眠
，
過

得
秋
來
冬
又
冷
，
收
拾
書
包
好
過
年
。﹂
因
為
這

是
我
小
時
候
同
學
之
間
最
常
互
誦
的
句
子
。
那
個

時
代
，
年
假
就
是
寒
假
，
是
很
長
的
假
期
。
不
像

如
今
的
教
育
制
度
，
不
知
怎
麼
搞
的
，
除
了
暑
假
漫
長

之
外
，
其
他
假
期
，
都
是
緊
接
着
上
學
的
，
而
且
更
常

常
會
假
後
考
試
。
所
以
，
那
個
時
候
，
年
少
無
知
的
我

們
，
春
天
裡
想
的
，
就
是
到
郊
外
遊
玩
，
看
看
花
草
樹

木
雀
鳥
，
不
要
讀
書
。

像
杜
甫
的
︽
春
望
︾
透
露
那
樣
的
悲
情
，
年
輕
人
是

想
都
想
不
到
的
。
不
過
，
中
東
的
年
輕
人
，
甚
至
兒

童
，
可
能
都
會
體
驗
那
樣
的
國
破
山
河
在
情
境
。

李
白
的
︽
春
思
︾
又
是
另
一
番
感
懷
：﹁
燕
草
如
碧

絲
，
秦
桑
低
綠
枝
。
當
君
懷
歸
日
，
是
妾
斷
腸
時
。
春

風
不
相
識
，
何
事
入
羅
幃
？﹂
想
來
，
現
今
內
地
的
東

南
西
北
漂
人
士
，
和
不
能
歸
家
的
民
工
，
多
少
都
會
有

李
白
筆
下
的
感
受
吧
？

春
天
，
何
以
會
惹
來
愁
思
？
像
孟
浩
然
的
︽
春

曉
︾
：﹁
春
眠
不
覺
曉
，
處
處
聞
啼
鳥
，
夜
來
風
雨

聲
，
花
落
知
多
少
？﹂
聞
啼
鳥
不
是
高
興
的
事
嗎
？
為

什
麼
一
陣
風
雨
之
後
，
卻
對
落
花
憂
心
？
像
蘇
軾
的

︽
春
宵
︾
：﹁
春
宵
一
刻
值
千
金
，
花
有
清
香
月
有
陰
，
歌
館
樓

台
聲
細
細
，
鞦
韆
院
落
夜
沉
沉
。﹂
春
夜
的
光
陰
，
對
富
有
人
家

來
說
，
確
實
是
值
千
金
的
，
但
貧
困
人
家
，
面
對
的
卻
只
能
是
夜

色
沉
沉
下
公
園
裡
空
盪
盪
的
鞦
韆
而
已
。
蘇
東
坡
時
刻
都
憂
國
憂

民
，
春
夜
也
不
例
外
。

還
是
學
學
朱
熹
︽
春
日
︾
說
的
：﹁
勝
日
尋
芳
泗
水
濱
，
無
邊

光
景
一
時
新
。
等
閒
識
得
東
風
面
，
萬
紫
千
紅
總
是
春
。﹂
或
者

韓
愈
︽
初
春
小
雨
︾
說
的
：﹁
天
街
小
雨
潤
如
酥
，
草
色
遙
看
近

卻
無
。
最
是
一
年
春
好
處
，
絕
勝
煙
柳
滿
皇
都
。﹂
樂
觀
些
，
好

好
欣
賞
大
好
春
光
吧
。

春思

琴台
客聚
胡野秋

隨想
國

興 國

近來，圍繞着六小齡童是否應該上春晚的問
題，眾多網民又任性了一回。在微博和微信上，
他們密集發聲，強烈要求央視邀請「美猴王」參
加猴年春晚。其態度之堅決，足以令瀏覽者動
容。
從大眾心理學的角度看，上述要求不但合情合
理，而且顯現出民間智慧的強大，猴年春晚請
「美猴王」，還有比這更有喜感的畫面嗎？然
而，劇組的回應最終還是掃了大家的興：春晚節
目組根本沒有邀請過六小齡童，所謂「六小齡童
節目被斃」的消息純屬空穴來風，甚至可能源於
某些幕後推手的商業炒作。
洶湧的民意沒有獲得肯定，許多人自然會感到
失望。那麼，春晚導演組為什麼作出這樣的決
定？是由於固執，還是因為缺乏智慧？如果考慮
不周，站在他們背後的專家團難道沒有提出及時
的提醒？顯然，原因可能比想像的複雜。根據我
掌握的知識，這或許與美猴王複雜的血統有關。
猴年春晚紀念的是土生土長的生肖猴，《西遊
記》中美猴王則具有無法抹去的外國胎記。這是
微妙卻極為重要的細節，為普通網民所忽略，但
卻極可能影響了導演組的決策。要明白箇中道
理，還要回顧歷史。六小齡童扮演的孫悟空是
《西遊記》中的人物。《西遊記》敘述的是唐僧
取經的故事，其主要情節都折射出道教和佛教的
影響。道教固然是國貨，但佛教卻是源自印度的
舶來品，因此，孫悟空很可能具有多重身份。那
麼，他究竟是何方神聖？
對此，學術界的意見並不統一。魯迅認為孫悟

空演變自中國古代傳說，是淮水水怪「無支祁」
的變形。據傳，「無支祁」的形狀像猿猴，塌鼻
子、凸額頭、白頭青身、火眼金睛、力大無窮，
其特徵與孫悟空頗為相似。這個觀點雖然不無根
據，但無法解釋下面的事實，可能難以成立：中
國水怪為何不信本土的道教而承擔了弘揚佛法的
使命？
正因為出於這樣的疑慮，胡適在《《西遊記》
考證》一文中說：「我總疑心這個神通廣大的猴
子不是國貨，乃是一件從印度進口的，也許連無
支祁的神話也是受了印度影響而仿造的……在印
度最古的紀事詩《拉麻傳》（即《羅摩衍那》）
裡尋得一個哈奴曼，大概可以算是齊天大聖的背
影了。」對於胡適的說法，印度學大師季羨林表
示贊同。在《《羅摩衍那》在中國》一文中，季
羨林也強調：「這個猴子（孫悟空）至少有一部
分有《羅摩衍那》中神猴哈奴曼的影子，無論如
何標新立異，這一點也是否認不掉的。」從《西
遊記》的具體情節來看，孫悟空的確攜帶着哈奴
曼的部分基因：聰明非凡，能排山倒海，會騰雲
駕霧，善於變幻形象，乃智慧和力量的化身。
在創作戲曲《西遊記》時，元代作家楊景賢曾
坦言他是「神佛降孫」的產物。由此可見，即便
孫悟空形象脫胎自「無支祁」，他也是中印文化
交流的產物。沒有佛教的傳入，就沒有《西遊
記》和孫悟空。那麼，猴年應該出場的猴是不是
他呢？顯然，我們不能理直氣壯地說「是」。這
個猴屬於十二生肖，源於中國古代的動物崇拜，
而孫悟空這個形象則誕生較晚。據湖北雲夢睡虎

地和甘肅天水放馬灘出土的秦簡可知，完整的生
肖系統早在佛教傳入前就已經存在。古人認為：
「猴，候也。」「候」的意思是伺望、觀察。猿
猴生性聰明警覺，善於識別獵手的誘餌，發現食
物後並不輕易去取，而是觀望探察良久，感到確
實沒有埋伏方才行動，所以古人乾脆就用「候」
的諧音字「猴」來為之命名了。毫無疑問，十二
生肖中的猴尚具有較多的動物屬性，有別於《西
遊記》中的孫悟空。雖然孫悟空依然保留着生肖
猴的某些特徵，如採山花、覓樹果、與猿鶴為
伴、麋鹿為群，但「有七十二般變化，萬劫不老
長生，會駕觔斗雲，一縱十萬八千里」，其功力
非前者所能及。更重要的是，這些奇異的本領最
終都服務於去西天取經的宏大使命。自被唐僧解
救後，這個「力與天齊」的猢猻就開始虔誠護
法，其間雖有波折，但最終功成行滿。從這個角
度看，孫悟空的形象具有揮之不去的佛教意味。
我如此學究氣地說話，並不意味着否定美猴王

形象的中國性。事實上，他雖然具有外國血統，
但並非純粹的移民。在創造這個形象時，元代的
楊景賢和明代的吳承恩都博採眾家，將佛教義理
與遠古傳說、道教、仙怪故事、武術技法結合起
來，最終推出了這個多元共生的綜合體：棍法出
神入化，代表了傳統武術的高妙；一個觔斗可以
抵達十萬八千里的遠方，乃道教飛仙形象的變
體；護送唐三藏取經，洋溢着十足的佛門情懷；
致力於懲惡揚善，顯露出儒家文化的底蘊；蔑視
上天的秩序，又寄託着民間追求平等的心願。顯
然，牠同時凝聚着本土文化、外來宗教、主流觀

念和民間意識，可謂「致中和」的產物。經過幾
個世紀的傳播和嬗變，美猴王形象早已完全融入
中國本土文化。自電視劇《西遊記》播出後，他
的形象更加「現代化」了：取經的艱難歷程脫去
了其宗教意味；護法的行者變成了自強不息的立
志偶像。對於忽略了其複雜出身的觀眾來說，允
許這樣的猴王登上春晚舞台，顯然並無任何違和
感。正因為如此，當猴年到來時，人們近乎本能
地設計出一個場景：在央視春晚這個大舞台上，
美猴王盛裝登場，演繹喜感十足的大團圓畫面。
於是，本文開頭所說的一幕便出現了。在這個過
程中，網民自發地扮演了春晚智囊團的角色，展
現了自己的智慧、執着、性情和幽默感。無論結
果如何，這個現象都至少見證了民間主體性的生
長，因而彌足珍貴。
只是，孫悟空複雜的背景和深厚的象徵意義，
可能意味着藝術處理上的難度。尤其是在大國轉
型的關節點上，此類題材可能顯得敏感。春晚導
演組沒有邀請六小齡童，恐怕不是由於疏忽，而
是另有更深層次的考慮。當然，他們如果能夠順
應民意，倒是開了個好頭，結局很可能是雙
贏—春晚收視率飆升，觀眾心想事成，豈不妙
哉？

猴年春晚為何沒邀請「美猴王」﹖

過
數
天
又
是
新
曆
二
月
十
四

日
情
人
節
了
，
不
知
去
年
買
過

一
萬
大
元
九
十
九
枝
玫
瑰
的

﹁
情
種﹂
，
今
年
是
否
還
要
再

接
再
厲
，
花
更
多
的
錢
買
更
多

的
花
呢
？
花
店
老
闆
肯
定
比
接
受
他

送
花
的
情
人
更
加
開
心
。
花
得
起
冤

枉
錢
的
傻
瓜
，
買
了
象
徵
愛
情
有
刺

的
玫
瑰
，
背
地
裡
怎
不
為
花
店
市
場

製
造
的﹁
情
場
愚
人
節﹂
，
更
令
人

笑
破
肚
皮
。

可
發
覺
有
了
二
月
十
四
日
，
洋
人

比
我
們
更
重
倫
理
之
情
。
原
來
他
們

的
情
人
節
，
本
來
就
不
止
局
限
於
為

戀
愛
中
男
女
而
設
，
對
象
還
包
括
父

母
兄
弟
和
不
同
性
別
的
親
人
。
洋
人

天
天
都
在
戀
愛
中
，
只
要
兩
情
相

悅
，
早
晚
嘴
邊
就
不
停
對
自
己
的
另

一
半
或
心
目
中
未
來
的
另
一
半
說﹁I

Love
Y
ou

﹂
；
可
是
在
華
人
社
會
裡
，
這
句﹁
我
愛

你﹂
，
從
來
就
不
容
易
說
出
口
，
便
只
好
指
靠

人
家
的
二
月
十
四
日
借
花
表
達
無
聲
愛
意
，
硬

把
洋
人
節
日
的
廣
義
變
成
多
參
狹
義
，
只
局
限

於
對
戀
人
示
愛
，
騎
劫
成
單
一
戀
愛
節
日
，
機

靈
的
商
人
就
抓
緊
機
會
來
個
心
理
攻
勢
發
橫
財

了
。戀

愛
中
男
女
可
曾
知
道
新
曆
二
月
十
四
日
的

月
亮
，
除
了
碰
上
農
曆
十
五
外
就
不
曾
圓
過
？

今
年
二
月
十
四
日
，
也
不
過
是
農
曆
初
七
的
娥

眉
月
，
真
正
月
圓
，
就
得
看
今
年
正
月
十
五

了
。
人
月
團
圓
，
這
個
古
老
的
情
人
節
，
才
真

正
有
情
有
深
意
，
可
惜
這
幾
年
元
宵
看
到
的
，

也
不
過
是
五
光
十
色
有
光
無
熱
的
彩
燈
，
而
且

那
些
一
年
不
如
一
年
的
人
工
製
作
，
自
從
混
入

了
卡
通
人
物
，
跟
普
通
節
日
全
都
一
式
一
樣
流

於
商
場
化
，
已
無
特
色
可
言
了
，
只
見
人
流
穿

來
插
往
，
燈
光
下
展
現
的
只
是
似
暖
非
暖
一
片

冷
空
氣
。

節
日
有
光
無
熱
，
就
只
有
幻
景
無
實
景
，
還

有
什
麼
氣
氛
可
言
，
那
人
卻
在
燈
火
闌
珊
處
，

浪
漫
在
燈
的﹁
火﹂
，
而
不
是
燈
的
光
，
有
這

一
點
兒
火
，
散
出
的
熱
才
有
人
氣
，
燈
火
闌
珊

處
的
美
人
才
是
暖
呼
呼
的﹁
真
美
人﹂
，
情
人

才
是
活
情
人
，
現
代
化
的
都
市
，
燈
有
的
是
光

而
沒
火
，
不
過
從
詩
詞
戲
曲
裡
記
載
元
宵
的
情

人
歷
史
故
事
裡
，
元
宵
比
單
調
貧
乏
的
二
月
十

四
日
，
到
底
還
知
道
有
個
真
正
情
人
節
。

真假情人節 翠袖
乾坤
連盈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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